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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画图界里最会
唱歌、歌唱界最会画图”的
合唱团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张宇的博士论文与音乐有关，阐释
中国建筑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今年
出版的新书也叫作《筑乐：中国建筑
思想中的音乐因素》。这也许与他
的求学经历有关，他从小练习大提
琴，同时在专业上研究建筑设计，这
两种不同的领域给他带来特殊的感
受。

“人在建筑群中运动，正如音乐
一样，一个乐章接一个乐章地相继
而来，这就是中国建筑组群中空间
动态体验与音乐的相似性。”这个观
点贯穿了张宇寻找及保护历史建筑
的进程，他表示：不光要见物，更要
见人。人的行为活动在空间里发
生，这个建筑就一定是有故事性的。

张宇力求把教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三结合。2018年起，作为专家
顾问，张宇进驻成都宽窄巷子，为街
区所有院落的商业改造进行古建保
护把关，同时在活化利用方面提建
议。

宽窄巷子作为成都旅游的一张
名片，每年的游客量接近两千万。
张宇在成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对这里充满感情。

在宽窄巷子的实地考察中，他
认识到，建筑师不能只沉迷于设计
好看，一定要综合考虑，既考虑历史
传统的延续，也考虑商业的运营。

张宇曾经干预阻止过一个商
家，商家的初始改造方案是保留原
有砖木构件不动的前提下，在古建
筑上加盖玻璃罩。为此，商家准备
把原来院子里的老树砍了，地面再
铺上大理石。

“没有了室内与室外的区分，破
坏了古建筑本身的空间秩序，也损
害了宽窄巷子的核心保护要素。”张
宇表示，应该还原院子本身的功能，
比如保留树木，让阳光照进来，雨水
滋润地面，大理石也没必要铺，院子
被完整地保护起来了。大家合理使
用空间，院子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
了。

张宇还将保护再建经验总结成
了朗朗上口的三字口诀：“门头开，
绿植栽；阳光照，风雨到；地坪低，檐
口齐；屋架显，装饰全”。

张宇表示，保护文化遗产的过
程就是“聆听”建筑故事的过程。听
见历史的声音，听见建筑的鸣唱，常
听常新。在接受《读+》的采访过程
中，张宇始终强调“和谐”。历史建
筑和现代发展的和谐，音乐与设计
的和谐，反映出的都是中国人“和而
不同”“以古鉴今”的智慧。

音乐和建筑紧密相依，是研究
不尽的课题。

2013年秋天，张宇提议在学院
创建一支“画图界里最会唱歌、歌唱
界最会画图”的学生合唱团。在学
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橙合唱团很
快组建起来。院长沈中伟教授以充
满希望与温暖之“橙”为新生的合唱
团命名。每个团员也有了“橙子”的
昵称。

“这是我们会画图、爱唱歌的人
的组织。”张宇表示，他希望能在这
两种爱好属性中圈出有交集的人，
大家一起做点事情。橙合唱团在每
个新学年举办专场音乐会，欢迎即
将走进西南交大的新同学；他们给
来自台湾的学者演唱家乡民歌《丢
丢铜》，为意大利外宾带来国粹歌曲

《茉莉花》，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

以音乐的音高来关联度量衡，体现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读+：从古至今，中国建筑和音乐的这种联

系是如何延续和演变的？
张宇：这些年来，我在做中国建筑领域的

研究时，尝试找其和音乐背后的联系。总体来
说，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第一，从审美角度来说，无论是音乐美还
是建筑美，它们追求的都是一种从内到外、从
上到下总体的和谐，它遵循了审美共通的价值
观。这个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一些。

第二，从时空观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对于
空间的看法与西方不同，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时
空观。我们的建筑在时间和空间的表达上都
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中国古
代建筑讲究中轴对称布局，以宫殿、庙宇等为
代表。在建筑群体的规划中，还注重空间的层

次和序列。中国传统建筑注重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遵循自然的时间节律。例如，四合院的
布局通常坐北朝南，顺应四季变化。另外，我
们还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注重建筑与自然
环境的融合，通过空间的开放性和渗透性，打
破建筑与外部环境的界限。

第三，从度量衡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人通过
“律吕”来以音乐高低作为计算单位。中国古代
音乐有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
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
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合称为“律
吕”。这十二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乐音体系，相
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十二个半音。

古人用三分损益法来确定各律的音高。
以黄钟律为基础，将其长度三等分，去掉一份

（损一），得到的长度就是林钟律的长度；再将
林钟律的长度三等分，增加一份（益一），就得
到太簇律的长度，以此类推，便可得到其他各
律的长度，从而确定各律的音高。

古人以律管的长度和容积来确定度量衡
的标准。例如，黄钟律管的长度被规定为九
寸，其容积为一千二百黍，以此为基础来确定
尺、寸、升、斗等度量衡单位。这种以音乐的音
高来关联度量衡的方式，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
律和宇宙秩序的一种深刻理解，认为音乐与天
地万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谐与统一。

十二律吕不仅用于确定音高，还在音乐的
旋宫转调、作曲演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不同的律吕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调式和音乐
风格，古人根据不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意境需

求，选择合适的律吕来创作和演奏音乐。
所有长度都能和音律直接相关。据《清高

宗实录》记载，天坛圜丘扩建工程最终设计方
案于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乙未（1750年3月
29日）被乾隆皇帝批准。

这次圜丘坛面扩建实际上将阴阳、五行、时
空、律历数等诸多因素交织联系在一起：冬至时
天子应在圜丘祭天；圜丘祭天应奏黄钟之宫；冬
至当月应配的乐律也应以黄钟为宫；黄钟律尺
合乎九九数理；丘坛面按照黄钟之律尺来建，且
也合乎九九数理；“九”正是至阳的“天数”……
当天子冬至在圜丘祭天之时，以黄钟律尺构建
的祭坛与坛下所奏黄钟之乐融合为有机的一
体。照应着“同律度量衡”的千年传统，“黄钟”
律尺比起常用尺更具古老性和权威性。

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张宇：

在中国，可以听到建筑看到音乐
长江日报记者 马梦娅

建筑与音乐，自古便如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的先人知
晓，宫室之“宫”，既是居所，又是“宫商角徵羽”音阶之首。
嵇康抚琴时，指尖流淌的旋律与殿堂飞檐的流动感遥相呼
应；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提出，建筑轮廓具有音乐般
的节奏；梁思成也曾以音乐中的四拍子和附点，比喻北京天
宁寺塔重重屋檐的节奏韵律。

古时匠人营造，必先明“礼乐制度”。他们懂得，建筑不
仅是遮风避雨的壳子，更是天地人神的交响，一梁一柱，具
备起承转合。好的建筑让人感觉听得到乐音，就像好的音
乐能让人看见高山流水。

今之不少建筑，横平竖直，如出一辙。城市仿佛成了复
制粘贴的产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却奏不出一段像样的旋
律；街道纵横交错，却谱不成一首和谐的歌。

我曾见过一位老琴师修缮古宅。他不画图纸，不量尺
寸，只是闭目抚弦，待曲调和谐了，便知梁柱当如何安置。
问他缘故，答曰：“宫音不正，则栋宇倾。”这般智慧，在今日
怕是会被视为痴人说梦。

或许该唤醒那些沉睡的音乐基因了，在造房子时，记得
它本该是会唱歌的。我们要凝固的乐音，不要噪音。

王永芳

要乐音，不要噪音

超越“凝固的音乐”，中国建筑讲究整体艺术性
读+：关于建筑和音乐的关系，我们看到最

多是来自西方的这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说法呢？

张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一句话，这一说法风行于19世纪的欧洲，
即便在当时，人们对于谁是这句比喻的提出者
就已经不甚了了。2004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的建筑学博士论文《“凝固的音乐”——美学理
论中建筑与音乐的关系》对此做了专门的探
讨，并归纳出关于“凝固”比喻的几个版本。

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不
止一次出现“凝固的音乐”比喻。德国诗人弗·
施莱格尔曾与谢林在耶拿共事，对建筑—音乐
的类比也有一些精辟见解，如称“建筑是音乐
般的造型艺术”，又喻哥特式教堂为“石化的音
乐”。德国文豪歌德曾在《谈话录》中提到，“来
自建筑艺术的情感，接近于音乐效果”。

此外，19世纪初还有一系列类似的比喻，
将建筑比作“具象的音乐”“石化的音乐”“音乐
般的造型艺术”“造型艺术中的音乐”“空间中
的音乐”“凝固的交响”“无声的音乐艺术”“无
言的音乐”等。

对这一比喻，美学家朱光潜曾作两种译
法：“僵化的音乐”和“冻结的音乐”。美学家宗
白华译为“建筑是凝冻着的音乐”。在建筑界，
梁思成曾写道：“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

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
是永恒的艺术。”（《凝冻的音乐》）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乐段是表达乐
思的最小结构单位，以咱们传统建筑四合院举
例，音乐的起、承、转、合布局不正是和北京四
合院的结构形式相仿吗？又如，四个乐章的钢
琴奏鸣曲就是起、承、转、合原则的扩展。四个
乐章恰似高低起伏的四幢楼房，前排的是第一
乐章，后排紧接着第二、第三乐章，最后的是第
四乐章，又叫终曲。整首乐曲和谐、协调，体现
了建筑美的法则。

读+：您在一些论述中提到中国建筑是“超
越凝固的音乐”，如何理解这个“超越”？

张宇：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在很多著作里揭
示了建筑与音乐的相通之处。

他曾指出，在艺术创作中，往往有一个重
复和变化的问题。只有重复而无变化，作品就
必然单调枯燥；只有变化而无重复，就容易陷
于散漫零乱之态。在“持续性”的作品中，这一
问题特别重要。“持续性”有些是时间的持续，
有些是在空间转移的持续。但是由于作品本
身或者观赏者，由一个空间逐步转入另一空
间，同时也具备了时间的持续性，因而成为时
间与空间的综合的持续。

音乐就是一种时间持续的艺术创作。我

们欣赏一首乐曲，在从头到尾持续的过程中，
总有一些重复的乐句、乐段，它们或者完全相
同，或者略有变化。作者通过这些重复，取得
整首乐曲的统一性。音乐中的主题和变奏，就
是在时间持续的过程中，通过重复和变化，而
取得统一的例子。

上面所谈的那种重复与变化的统一，在建
筑物形象的艺术效果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古今中外的建筑，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
都以重复运用各种构件或其他构成部分，作为
取得艺术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西方音乐与东方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
交响音乐。这种交响音乐包括小提琴、大提琴、
号和鼓等，形成立体声。不少音乐迷都对音响
有强烈热爱，多声道的系统营造出环绕立体声，
创造更真实的声场效果，使听众感觉声音来自
四面八方，增强沉浸感和临场感。音乐会给我
们塑造出一个空间，这是一种空间艺术。

中国音乐很少涉及交响配合。我们今天
听到的交响民乐，往往是在吸收西洋交响乐队
的配置后才加入。过去，一支笛子或者一把琵
琶就形成了线形传播，它是一种单线艺术，主
要通过时间起承转合来完成。

中国音乐本身不会“凝固”，不是环绕立体
声的那种，却如涓涓细流一直萦绕，营造特别
的意境。在我看来，这种“超越”是中国独有的

美与智慧。
除此之外，以时间为本的时空观使中国建

筑更具有时间艺术的韵味，营造建筑所用的度
量尺，借鉴了古代乐律当中的数理美学。

中国的建筑并非像西方那样以庞大体量
堆砌展现，更多的是在一个平面上延展解决。

北京的故宫在中轴线上以一间接着一间、
重复了又重复的千步廊，一口气排列到天安
门。从天安门到端门、午门，又是一间间重复
着的“千篇一律”的朝房。再进去，太和门和太
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成为一组“前三殿”，与乾
清门和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成为一组的

“后三殿”的大同小异的重复，像乐曲中的主题
和变奏。

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往往采用宏大的规
模、对称的布局、华丽的装饰，传达出庄重、威
严、神圣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皇家的权威和尊
严；江南的园林建筑，以小巧玲珑、曲折多变的
布局，营造出宁静、优雅、闲适的氛围，表达出
一种悠然自得的情感，就如同舒缓优美的江南
丝竹音乐。

一座优秀的古建筑，其屋顶的形式、色彩与
墙体的材质、门窗的样式等都相得益彰，形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同欣赏一首
完整的音乐作品，每个音符、每个段落都不可或
缺，共同营造出一种整体的艺术氛围。

德国建筑师称：中国人为空间概念加入了同样重要的时间维度
读+：我们的先辈所说“作曲犹造宫室”，是

表达了这样的关系吗？我们中国近现代建筑
在这些方面有哪些体现呢？

张宇：在《曲律·论章法》中，王骥德以建筑
类比作曲，强调结构的严谨性：“作曲，犹造宫
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前
后、左右、高低、远近，尺寸无不了然胸中，而后
可施斤斫。”

作曲就如同建造宫室一样，需要事先有一个
完整的规划。工师在建造房屋时，会先确定房屋
的规式，从前门到厅堂、到楼阁，以及两侧的厢
房、轩寮等，直到廪庾、庖湢、藩垣、苑榭等设施，
每一部分的大小、高低、前后、左右等都要了然于
胸，然后才能进行施工。同样，作曲者也需要先
分段，明确每一部分的意图、承接、发展以及结
尾，确保整体结构井然有序，然后才能进行创作。

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对
结构、层次和匠心的重视。

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韵琴斋

是北京北海皇家园林中一个精巧的作品，环境
清幽，乾隆皇帝与皇子常在这里读书。它虽然
名叫“韵琴”，却无真正由乐器演奏的音乐，取
而代之的是“山水清音”。

它的设计要点在于缩小池塘中流瀑的落
差，将其化为一种“潺潺低语”，将水声塑造成
接近于真正的琴乐音色，“清、微、淡、远”，声与
寂交替出现，唤起了时间感的时有时无。

我们现当代的设计师也常常将相关的理
念融入建筑设计里。位于上海朱家角镇西井
街 1 弄，有一座老宅改造的艺术空间，叫作朱
家角水乐堂，打造“在水中，可以看到音乐，可
以听到建筑”。

在水乐堂中，建筑被当作乐器，屋顶可下
雨，水帘成为乐器，大梁、钢柱可演奏金属摇滚
打击乐，水面、水池可被打击乐手当作水鼓演
奏水乐和水摇滚。整个空间将建筑、水与音乐
完美融合，让观众在独特的声场中感受音乐与
建筑互动带来的奇妙体验。

郑州大剧院的设计也很有意思，“何必丝与
竹，山水有清音”，建筑师把具有自然山水趣味
的“山”“水”“风”等意象，融入大剧院设计中。
建筑主体周围围以半透明帷幕，由铝合金穿孔
板制成，空心亚克力管在风力的作用下，可以发
出颇具特色的声响，清风徐来，有山水清音。

读+：中国建筑与音乐的关系与西方有怎
样的不同？体现哪些独特的智慧？

张宇：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西方对
建筑和音乐的共通之处在于更强调比例和谐
和造型艺术，更注重音和音之间的悦耳程度。
悦耳的东西反映到视觉上可能是悦目的，继而
反映的是愉悦，它主要体现在对感官的追求。
德国建筑师鲍希曼敏锐地观察到中国较之西
方的空间差异，“我们原有的空间观念中，一眼
便能把握住有限的建筑体。中国人为我们的
空间概念加入了同样重要的时间维度，也就是
移步易景应接不暇的效果”。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建筑设计或
音乐的重心并非悦耳或者悦目，更多的是协
调，以及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我
们与西方都在谈论和谐，然而和谐的用意似乎
并不相同。我们从古至今都强调要有大局观、
整体观、和而不同。

我们常说的各种俗语表达里往往有两套相
反的说法。比如“面由心生”，又比如“人不可貌
相”。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句话在不同场合都可
以正确使用，它包含辩证哲学的关系。在建筑
设计里，我们讲究“适时而动”，也就是通过时间
空间维度进行思维的转换。我认为中国人对好
的建筑设计的要求非常苛刻，优秀的中国建筑
设计需要经历时间和360度无死角的考验。

具体谈到建筑，我们说，做设计不能只关
注外面，不能让它只用来拍照打卡，而是要关
注它远观的角度、近看的角度，走近看是怎样
的风景，走出去看又是怎样的风景——这是一
整套思维体系，需要设计师拥有敏锐的体察。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宇出版《筑乐：中国建筑思想中的音乐因素》，这是首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与音乐关联的著作。书中系统发掘了中国古代建筑中深藏的音乐

基因，在礼乐制度和数理哲学的交织中，重构出中国传统文化下建筑与音乐的共生逻辑。

在张宇看来，以“礼乐制度——时空观——数理”三个维度互证，体现中国古代建筑与音乐相互影响的关系，贯穿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帮助建立了时空统一的中国宇宙观，

已经内化成中国人的潜意识。

长江日报《读+》专访该书作者张宇，他指出，当19世纪的德国哲人将建筑喻为“凝固的音乐”时，我们先辈的建筑认知模式已构建了中国建筑独树一帜的审美观、时空观及数理哲学。

《筑乐：中国建筑思想中的音乐因素》
张宇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天坛圜丘。汉代高颐阙上刻的音乐家弹琴。 张宇。

扫一扫发现更多


